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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序
 

民国史很短，只有三十八年。民国的历史虽短，却很热闹，出过

不少大事。事情是人干的，因而民国时期也出了不少人物。但再大的

人物，干再大的事的人物，也得过小日子，正如丘吉尔所言：仆人的

眼里没有伟人。“大人物”过小日子，有时候就像大手笔写小文章，他

们留下的故事，往往能让人一唱三叹、回味无穷。其实人物不论大小，

比起当众亮相，他们不戴面具的私生活显然更容易引起常人的好奇心。

这本书写的就是私生活，或者说是私人生活的某些侧面、片断、

细节，用的是“世说”一类的记述方式，素材大多取自回忆录、日记、

书信等原始资料。忆者的脑子毕竟不等于录音机和摄像机，当中的某

些细节，能否经得起有考据癖的所谓历史学家的推敲，谁也打不了保

票。我们所尽力去做的，是让读者读一本好看的书，知道一些好玩的

故事，领略一点当年的风情。而故事的背景是真实的，来龙是清楚的，

不是捕风捉影的，更不是凭空瞎编的。

这是一本随意翻翻的书——没有头尾，没有章节，没有次序。

只依类分了一二十个题目，也未必分得很清楚，因为生活中的事情，

往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页之间，这一段说的是民国元年，下一

段也许就到了四十年代末，再下一段没准又回到了民国初年，反正就

是这三十几年间的人和事。读者可以从头一页、从最后一页、从任何

一页读起。从另一个意思上说，“随意翻翻”是指这本书从表到里都



不沉重，是一本解闷的书，可以在大多数私下或公共场合花零碎时间

阅读，比如床头、卫生间、厨房、阳台，比如各种交通工具，比如银

行、公园、街头、河边、医院、餐厅、咖啡馆、茶楼、户外扎营的帐

篷里……

民国的历史已届百年，还能去回忆民国那些事的当事人，已是一

天比一天少了。民国史的专著和教科书倒有的是，但多流于说教，很

难把读者吸引过来，带到民国去。我们倘能换一个视角，撇开所谓的

大事，去看看当年那些“大人物”以及更多的小人物是怎么过日子的，

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不等于去了趟民国么？

作者的知识面和阅读量都有限，书中疏漏和缺憾在所难免，这是

动笔之前就可以料定的。好在这不是什么“大全”一类的读本，“民

国”也不是去一趟就非得转悠个遍的地方。剩下的遗憾，只能再找机

会弥补了。

友人王鹤杰先生逐字逐句审阅了原稿，订正了不少错漏，提出了不

少有见地的意见和建议；友人马长虹先生给了作者许多有益的指点，并

为此搭进去很多心思和精力；三联书店潘振平副总编、徐国强编辑对书

稿的出版给予了大力支持和帮助。特此一并向他们致以衷心的谢意。

                           

                                                              刘仰东

                                                             2011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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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男女

吴昌硕 70 岁时曾纳一妾，不出两年，妾便跟别人

跑了，在与友人闲聊时，吴笑语：“吾情深，她一往。”

王赓和陆小曼结婚时，女傧相有九人，徐志摩是

男傧相之一。后来王陆离婚，陆小曼改嫁徐志摩，两人

结婚时，王赓又成了男傧相。

毛彦文 33 岁时，嫁给了曾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

后来成为慈善家的熊希龄，当时熊希龄已 66 岁。婚礼

上悬挂的贺联，多涉及两人的年龄差。毛的一个同学与

熊希龄是世交，平素称熊为“世伯”，他送的贺联是：

“旧同学成新伯母，老世伯作大姐夫。”报人崔通约的

贺联是：“老夫六六新妻三三，老夫新妇九十九；白发

双双红颜对对，白发红颜眉齐眉。”学者沈尹默的对联

是：“且舍鱼求熊，大小姐构通孟子；莫吹毛求疵，老

相公重作新郎。”三年后，熊希龄突发脑溢血去世，毛

彦文此后终其一生，一直未再嫁。

1926 年，燕京大学从北京城里迁至西郊海淀，与

清华相距不远。清华学生有时去燕京大学玩，能看见女

生宿舍前贴着男生写的红绿纸条：“我们不欢迎清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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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反对清华学生到处乱窜”。

1923 年 8 月 17 日，谢冰心和一群年轻人从上海乘船启程赴美留

学。此前谢在贝满女中的一个同学来信请谢上船后找她的弟弟、清华

学生吴卓，以便互相有个照应。谢上船的第二天，便让同学许地山去

找，结果找来的并非吴卓而是吴文藻。后来问起姓名才知道找错了人。

这一错，却成就了一桩脍炙人口的经典姻缘。

冰心和吴文藻结婚后，吴文藻把一张冰心的照片摆在书桌上。冰

心问：“你真的是每天要看一眼呢，还只是一件摆设？”吴笑道：“我

当然每天要看了。”某日趁吴去上课，冰心把相框里的自己换上阮玲

玉，过了几天，吴文藻也没反应。后来还是冰心提醒吴文藻：“你看桌

上的相片是谁的？”

艺术史家滕固是地主家长大的少爷，曾留学日本，回国后任教于

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这是上世纪 20 年代的事情。此期间，他看上了一

个漂亮的女医生，守寡不久，独自行医，婆家娘家都是名门大户。女

医生家里雇着一个乡下丫头，兼做家务和护士，丑且胖，后来被滕固

拿下当了红娘，从中穿针引线，促成两人的情事，眼看要办喜事的当

口，被女医生的婆家得悉，又请律师又登报，横加干涉，一时“家丑”

外扬。女医生迫于压力，只得知难而退。滕固为此大病一场，也正是

这场病，成就了他的一世姻缘。女医生家的丫头一直服侍孤独而患病

的滕固，像个贴身的侍婢，在她的悉心调理下，滕固的身体日渐恢复，

两人遂产生了爱情，这与蒋百里的经历有些相仿。后来，便有了滕固

娶乡下丫头的骇俗之举。滕固的结婚仪式据说贺客寥寥，就连证婚人

章太炎也没亲自到场。

清末，南京人陶保骏被两江总督端方委以军务要职，任内贪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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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额军饷。武昌起义后，陶挟十数万贪款到上海，将钱物寄存在名妓

沈秋水处，成了沈的恩客。后陶保骏被沪军都督陈英士设计枪决。陶

死后，史量才来找沈秋水。沈担心钱物被当局侦知，正不知所措，便

将实情端出，让史量才给拿主意。史听后作若有所思状。沈秋水急了，

连连逼问，史量才才正色相对，说了这样一番话：“此事处置不当，确

有倾家之祸。现在我为怜惜你起见，也顾不得一切，我来担当风险。

以我在上海政、商、学界的地位，可以说得到，做得到。当局既未来

查包裹，你尽可放心。我来负责保证你的安全就是。”沈秋水听后不免

感激涕零，史量才遂人财两得——沈秋水后来成了史量才夫人；而那

笔陶保骏贪污的巨款，则成了史量才日后盘下《申报》的财源。

曾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的潘复，是个见色就搂不住的人。民国初

年，潘在财政部当司长。有一次他从天津回北京，在火车过道上遇见

一体态妖冶的女郎，便上前吊膀子。该女自称叫张静娟，潘约她次日

到东兴楼吃饭。第二天晚上，张果然姗姗而来，饭后张邀潘到家里小

坐，潘去后才发现，此女是班子里的红妓。自此两情缱绻，终至互订

婚嫁，张成了潘的大姨太太。后来潘又不择手段接二连三地纳妾，十

多年后，凑成金钗半打。

1924 年，末代皇帝溥仪被冯玉祥逐出皇宫。不出几年，冯手下的

多位将领却与爱新觉罗家族结亲，成了端郡王载漪的孙女婿。

载漪之孙毓运曾忆及，上世纪 20 年代末，他的几个妹妹都在兰

州女一中读书。一次，他六妹和同学黄宝贞（女一中校花）去兰州最

大的绸缎店明义号买料子，碰巧遇见也来逛商店的七、八、九妹。黄

宝贞当即热情邀请她们去家里作客。黄当时已婚，丈夫张允荣是甘肃

省财政厅厅长。几个女孩拗不过黄宝贞的盛情，便跟着她一起去了。

黄宝贞的家安在省财政厅后院。她们路过客厅时，恰巧张允荣也

在接待客人，当中有西北军高级将领门致中、孙连仲、冯安邦等。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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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当时还是光棍，见一群穿着很讲究的旗袍的女学生穿堂而过，不

免一时分神，动了杂念。事后便屡托黄宝贞打探底细，再请媒人去提

亲。后来，毓运的九妹和门致中、八妹和孙连仲、四妹和冯安邦、十

妹和鲁崇义等在兰州订婚，这是 1930 年的事情。再后来，门致中调任

宁夏省主席，孙连仲任青海省主席。

完婚以后，门致中、孙连仲等有一次和毓运闲聊时谈起，与端王

家结亲，是一种巧遇的“天作之媒”。

奉系军阀汤玉麟曾在张作霖手下当军长，后任热河省主席。此人

嗜色成性，妻妾成群。平泉县警察局长单某投其所好，在平津搜罗多

名手段出众的交际花做姨太太，然后送到汤府应酬，陪酒陪睡。汤的

两个儿子知道后，也给单打电话或直接派车去接，将单的姨太太请来

自家陪着抽烟喝酒打牌睡觉，一玩就是十天半个月不回家。后来汤的

孙子也知道了，单的这几个姨太太又去伺候汤家的孙少爷。如此祖孙

三代争着和几个美人欢聚，却不闻醋海风波。这在当年，是一桩热河

全省尽人皆知的风流闹剧。

抗战期间，曹聚仁作为战地记者，跑遍了大半个中国。一天深

夜，他在皖南一个小镇的饭铺和伙计攀谈，伙计说镇上没旅馆，楼

上有一个房间，只能和别人搭铺，曹也只能答应下来。他后来回忆

说：“房中有两张床，右边那张床，住着中年妇人，带着一位 16 岁少

女……我走得很疲乏，吃了晚饭便睡了。哪知到了半夜，那妇人一定

要她女儿睡到我的床上。那少女一声不响，真的睡到我的身边来了。

也就糊里糊涂成其好事了。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欠了饭店六块大洋，

身边又没一文钱，只好听伙计的安排，走这么一条路了……第二天早

晨，我便替她俩付了房钱，叫了一辆独轮车，送她俩上路，还送了十

块钱。她俩就那么谢了又谢，把我看作是恩人似的。临别时，那妇人

暗中塞给我一方手帕。我偷偷地看了，原来是猩红血迹的白手帕，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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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明白是什么了。”晚年，曹聚仁在回忆之余总结说：“希望读者不

必用道学家的尺度来衡量这一类的课题；在战时，道德是放了假的。”

作家姚雪垠早年入河南大学预科后，暗恋同班一个长相和成绩都

很出众的女生。这是上世纪 20 年代的事情，那时在开封这样的内地城

市还不兴自由恋爱，男女生之间界限分明。姚自始至终没有任何行动，

只停留在单相思阶段。但他就此写了一篇小说，完全采取心理描写的

手法，这大约是国内较早的一篇“意识流”小说。令人有些遗憾的是，

姚雪垠为避免日后相见时的尴尬，并没有把小说捅出去发表。

女画家潘玉良本姓张，生在扬州，父母早逝，后被舅舅骗到芜

湖，卖给了妓院。1912 年初夏的一天晚上，芜湖商界在县城一家饭馆

给刚到任的海关监督潘赞化接风，张玉良被召来唱歌弹琴。席间潘对

张生出好感，被商会会长看在眼里，事后便把张送到监督官邸，借以

拉拢潘赞化。潘就势收留了张玉良。张从良后，与潘结为夫妻，先去

上海，又到海外，受到良好教育，成为名噪一时的画家。

1927 年 2 月 11 日，梁实秋和程季淑在北京南河沿欧美同学会举

行婚礼。仪式过程中梁实秋因戒指太松或手指太细不慎把戒指丢掉了。

新娘程季淑对他说：“没关系，我们不需要这个。”

1938 年，20 岁的文艺青年陈强 ( 陈佩斯之父 ) 经历一番漂泊，从

国统区来到延安，成了鲁艺戏剧系的学员。他后来参加了一系列演出，

这辈子出演的第一个反派角色，是话剧《国际玩具店》里的希特勒。

此期间，因为戏中合作，他看上了鲁艺的一个女同学，据说是爱得死

去活来并论及婚嫁。某日，上面突然找陈强谈话，告诉他该女生是有

夫之妇。陈强顿觉惊雷乍响，失魂落魄。他为此不仅痛苦了很长一段

时间，还大病一场。后来他才知道，她的丈夫是中共派到国民党军中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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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职的高级将领，由于形势险恶，她被秘密送到延安。

多年后，陈强从敌后回到陕北，路过绥德，歇了两天。他闲着没

事上街看报，一抱小孩的妇女在他身边转来转去地盯着看，陈一转身，

她脱口叫了声：“陈强！”原来这正是陈强在鲁艺认识的女朋友。陈强

被她带回家里洗澡吃饭。还送给他一套丈夫的衬衣、衬裤，又给他准

备了毛巾、肥皂等。陈强后来甜蜜地回忆：“我们有战斗友谊，也有朋

友的友情，我们都忘不了那段使我大病一场的‘人生插曲’。”

李叔同年轻时是一“翩翩浊世佳公子”，以结交娼优为一好。《弘一

法师传》说他曾“浪迹燕市……与坤伶杨翠喜、歌郎金娃娃、名妓谢秋

云辈以艺事相往还”。到上海后，又和名妓朱雁影、李苹香过往密切。

空照是个洋和尚，祖籍德国。他曾在汉口的花柳场所结识一个王

姓商人，两人天天混在一起，征花纵酒。某日，他们叫来一个 20 岁出

头的歌女，举止大方，谈吐不俗。王老板的轻狂劲一如往常，上来就

要动手动脚，被空照劝止。歌女出于感激，邀空照次日到其寓所。空

照如约而去，在门口就听到弹得很熟练的钢琴声。叩门后，琴声止，

歌女含笑迎出。空照见她的梳妆台旁边，有一本狄更斯的原版小说，

便用英语和她对话。歌女含泪痛说家史，空照出于慈悲，从中斡旋，

终使歌女脱离风尘。

民国初年的名记者林白水有一子，名陆起，被爷爷视做至宝。他自

小随爷爷出入花街柳巷，从而被那里的氛围“殃及”一生。他最爱去的

地方是歌楼酒馆，最爱看的是花枝招展的姑娘，最爱听的是莺歌燕语，

最渴望整天生活在脂粉群中。他同父异母的妹妹后来叹道：“可惜我们家

不是大观园，他如果有一个大观园式的家，一定是其中的贾宝玉了！”

蒋介石与宋美龄成婚前，曾在《申报》登离婚启事：“毛氏发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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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已仳离；姚陈二氏，本无契约。”

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出身寒微，后被同乡富户何家相中，欲招

为女婿。何家小姐起初不肯，后勉强同意。何家招赘的当夜，据说贺

客盈门，及宾相送新郎入洞房的刹那，何小姐又不干了，叫人把门关

上，致场面尴尬。后何家把何小姐一向尊敬的一位老者请来劝说，盛

称周的才干，非池中之物，将来必成大器。一番胡乱吹嘘后，何小姐

这才开门成亲。

1929 年 5 月 26 日，鲁迅在写给许广平的一封信里提及：“丛芜因

告诉我，（高）长虹写给冰心情书，已阅三年，成一大捆。今年冰心结

婚后，将该捆交给她的男人，他于旅行时，随看随抛入海中，数日而

毕云。”

白云观住持安世霖表面上“道”貌岸然，实则一肚子男盗女娼。

他的日常生活之阔绰和奢靡，丝毫不逊于京城的显贵们。他常把情妇

从白云观后花园的暗道经夹壁墙引入其住室过夜。固定的姘妇有五

个：一个是新街口的康太太；一个是西单古玩铺老板的女儿赵二姑

娘；一个名赵小叶；一个是他表妹，住安定门；还有一个住西直门。

安不仅自身多犯清规，平时更多行不义，抗战胜利后，被 36 名道众火

烧于观内。

江苏督军李纯虽有两妻四妾，却无子女，抱养了一个厨子的儿子，

取名李震元。李震元长大后成了纨绔子弟，其妻方氏说：“他奸污的女

生被遗弃后，不敢公开指控，用信寄到家里痛骂他的就有九十几封。”

黎本危是黎元洪的宠妾。黎元洪原为前清一协统，黎本危则是汉

口大智门一带的妓女。武昌起义爆发后，黎元洪躲在黎本危家不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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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革命党人就是从黎本危的床底下把他拖出来的。黎元洪第二次当

政下台前，把 15 颗印信交给黎本危带到东交民巷德国医院躲藏起来。

两人也算是患难与共了。

何应钦无子女，却一直不纳妾。这在所谓“党国要人”中，似不

多见。

陈诚的妻子谭祥系谭延闿次女，宋美龄的干女儿，曾留学美国。

宋美龄将谭祥介绍给陈诚时，据说谭延闿并不同意，但陈对谭倾心已

久。1930 年冬，谭延闿去世不久，陈诚到长沙访何健等，临别时，一

夜两宴，痛饮达旦。大醉之后，陈在上车前仍没忘了“审查”他给谭

家买的求婚礼物，属下将在长沙八角亭选购的鹅绒织锦沙发椅垫、枕

头、鹅绒被等数十件高档用品铺满一餐厅。回南京后，陈诚派人将这

些礼品连同他的亲笔信送到成贤街谭公馆，谭家随即回柬请陈，因谭

延闿病故不久，只以茶点招待。这门亲事就算敲定了。

名号瑞蚨祥的销售对象多为豪门贵妇，送货到宅，是瑞蚨祥的一

种“非常”促销手段。所谓送货，也搭着有“送人”的意思。送货人

员是一水的翩翩少年，伶牙俐齿，修饰整洁，与一般送货工是两码事。

他们出入豪宅，贵妇、小姐们不仅看货，顺带也看人，人既顺眼，货

自然也中意，得利的最终还是商家。碰上不安于室的贵妇，打起送货

人的主意，也是难免的。

日伪时期，北平伪商会会长邹泉荪有一爱妾，藏娇于中南海内。

邹因有数处公馆，加上“公务”缠身，不能天天莅临妾处。邹妾便利

用在瑞蚨祥购物之机，与一个姓孟的送货员勾搭成奸。孟某一次离去

时，将大衣遗忘在邹妾处，被邹发现。隔了几天，邹打电话到瑞蚨祥，

询问是否有人送货到家，答有孟某已去。邹遂匆匆赶回，撞个正着，

气急中扬起手杖就打，孟自知理亏，只得抱头鼠窜而逃。邹泉荪后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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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千伪币将妾打发出门，邹妾便带着孟某去上海同居，不久又另有新

欢，弃孟如遗。

抗战期间，顾祝同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长官部位于距屯溪十多

公里的梅林。1938 年夏天，长官部派汽车从温州接来一个戏班子，两

个女角是姐妹俩，大的叫美素娟，小的叫花秀琴，两人曾是杭州大世

界的二等角儿。美素娟唱了十来天戏，突然销声匿迹，去向不明。两

个月后，花秀琴也悄然离开。

原来，美素娟到屯溪不久，去长官部唱了两天堂会，被顾祝同一

眼相中。上官云相、邹文华等投其所好，从中撮合，将美素娟纳为顾

祝同的外室，在铅山找了一栋小公馆，并派一个叫吴宝书的少校副官

不时去照料。不久，美便怀孕。这事免不了传到身在重庆的顾妻许文

蓉耳中，许闻后兼程赶到上饶（此时三战区长官部已迁至上饶），直接

找吴宝书，施以压力，吴被迫吐实，并把许带到小公馆。

许文蓉一见美素娟，先来一通甜言蜜语，张口闭口以“妹妹”相

称，嗔怪说：“墨三（顾祝同字墨三）也太不应该了，这么大的事情也

不通知我，委屈了妹妹。现在你又怀了孕，真是我们顾家的福。”说得

美素娟心花怒放。次日，许端来一碗药，说是自重庆带来的安胎药，

极其名贵，妹妹吃了对胎儿很好。美自然深信不疑，当即喝下。许见

状说了声：“好好休息，我再来看你。”这其实是一剂加料的堕胎药，

美素娟服用后很快就和腹中胎儿双双被毒死。许文蓉没和顾见面就回

到重庆，并向蒋介石检举此事。蒋后来给顾去电，称淫伶美素娟有重

大敌特嫌疑，“仰速查明具复”云云。

宋希濂驻扎昆明时，其妻对他看管甚严。一天宋晚归，妻审问何

故，宋答：“打扑克去了。”当时流行一种叫“唆哈”的扑克牌赌博游

戏。妻仍不信，宋顺手从兜里掏出一沓票子，说：“这是我赢的钱。”

宋妻一把抢过来，扔到炉子里烧了。据说后来蒋介石训斥宋希濂：“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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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婆把票子都烧了！你们有多少钱？”

抗战期间，陈立夫想把孔祥熙的二小姐孔令俊介绍给胡宗南为

妻。胡先向戴笠了解，得到的“情报”是孔二小姐生性浪漫，品行不

端。后来孔令俊到西安相亲，胡宗南化装到孔的住处先“侦察”一番，

见孔举止粗蠢，长相吓人。又听说孔经常女扮男装，短发西服，雌雄

莫辨，且恶少气十足。胡遂彻底打消娶孔的念头，借故推说军务紧张，

避而不见。后来胡写信如此答复陈立夫：“国难当头，正我辈军人抗敌

御侮、效命疆场之时，匈奴未灭，何以家为？”

韦永成是李宗仁的表亲，年轻时有“广西潘安”之说。他在德国

留学时认识了蒋介石的侄女，蒋小姐主动追求韦，韦则待价而沽。蒋

父当时也不肯把女儿嫁给一个广西佬，但蒋小姐大有非韦不嫁之势。

抗战时，韦永成在安徽当厅长，蒋小姐从上海跑到安徽和韦成婚。蒋

桂这两个对立的政治集团于是便攀起亲来。后来竞选副总统时，他们

成了两方都想拉拢，又都有所防备的一对夫妻。韦曾向李宗仁一方提

供过一些重要“情报”。

蒋宋成婚前后，奉化县长是徐之圭。某日，徐的同学张明镐去看

他，徐很神秘地对张说：“你来得很巧，我给你看一样东西。”说着从办

公室抽屉里取出一份文件，张仔细一看，原来是蒋介石与原配毛福梅的

协议离婚书。徐之圭笑道：“本老爷三生有幸，办此千古大案。”张打趣

说：“贵老爷若在这份离婚书上批个‘不准’两字，定必名扬千古！”

一次，蒋介石和宋美龄从镇海机场乘一辆黑色特长轿车去溪口。

同车一个侍从室人员回忆，在 80 分钟的车程中，两人谈笑风生。宋

美龄和蒋介石打赌说：“谁先见到江口塔，谁就赢。”过了一会儿，蒋

说：“我先看见了。”宋不认输，说：“我老早就看见了。”两人在雪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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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上散步时，常手拉手往返于妙高台和相量岗之间。

抗战期间，蒋纬国在胡宗南部当连长。敌机空袭西安时，蒋纬国

在防空洞里认识了西安大华纺织公司董事长石凤翔的女儿石景宜。两

人一来二去，有了意思。石小姐长相平常，肤色黝黑。她的一个可取

之处，是生在富豪之家，却从不修饰自己。她不穿高跟鞋，不涂脂抹

粉，身上穿的蓝呢大衣，也是她自家厂里出产的。她的另一个可取之

处，是性格温存，体贴，善解人意。两人结婚时，戴笠特地不远千里

而来，和胡宗南一起出席了婚礼。

孔祥熙的大女儿孔令仪对家里给她介绍的对象一概拒绝，自己选

中了圣约翰大学毕业生陈继思。陈父是上海一个舞场的音乐指挥，孔

祥熙夫妇觉得陈出身不行，够不上门当户对，一直不同意这门亲事。

孔大小姐不管这一套，和陈远走美国，两人在纽约结婚。孔祥熙夫妇

见木已成舟，只得默认，空运补送了一份嫁妆，不巧飞机失事，遂引

来社会指摘。

孔祥熙的儿子孔令侃想娶宋子文的妻妹为妻。宋霭龄认为儿子娶

娘舅的小姨子，有点不成体统。孔令侃说：“娘舅归娘舅，讨他的小姨

子，我就是他的连襟。”

《红旗谱》的作者梁斌年轻时，有人来家里提亲，说的是邻村一

个 16 岁的姑娘。母亲让他二哥去打听打听，二哥去后，见村口有个

打鱼的，就上前问这姑娘长得怎么样。打鱼的说：“长得怎么样？有

鼻子有眼就行了！”

梁斌年轻时看上同村一个叫云英的女孩，没事就在她家对过的大

木头上坐着，可以看见云英家的台阶。有时云英从台阶上经过，进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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